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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比》中的土著文化观照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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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泰比》中，麦尔维尔将土著人、南海岛屿以及土著文化描述为与白人和白人文化对立的他者。通过分析
《泰比》中的土著文化观照，揭示麦尔维尔对土著人及其文化偏见和否定的态度。由于深受白人优越的种族观念和文化

观念的影响，《泰比》中麦尔维尔对于土著文化的书写是出于白人优于他者的心理写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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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比》（Ｔｙｐｅｅ，１８４６）是赫尔曼·麦尔维尔创作生涯
的首部小说。这部作品讲述了叙述者托莫在泰比山谷中

的冒险故事，展现了南海群岛的异域风光。在小说中，麦

尔维尔对土著文化进行了描述和评论。本文通过分析

《泰比》中的土著人形象、南海岛屿的自然风光以及土著

人的异教信仰，揭示麦尔维尔对于土著文化的书写是出

于白人优于他者的心理写就的。

１　土著人形象
赛义德认为，传统的１９世纪帝国主义文化中存在着

大量的诸如“劣等或臣属种族、臣民、依赖、扩张和权威之

类的字词和概念。关于文化的概念都是根据帝国主义的

历史而得到澄清、加强、批评或摈弃的［１］。以往的旅行文

学中，被塑造为他者的土著人与白人相异的丑陋外貌是

白人作家乐于描述的一个方面。在这类作品中，几乎所

有的白人作家都是根据白人的审美观念来刻画土著人。

因此，麦尔维尔在描述土著人的外貌时，着重突出了土著

人这一他者形象与白人的差异：

“四个面相可怕的老人让我们记忆犹新，他们苍老的

面孔和满身的刺青让人感觉他们定是饱经了人世的风

霜。［……］他们个个身上刺有绿色花纹—颜色会随着年

龄的增大而变化。他们的皮肤粗糙异常，再加上统一的

色调，看起来十分像某种绿色的植物标本。他们的肌肉

呈块状分布全身，像交叠在犀牛身体两侧的毛辫。他们

的头全部光着，脸上爬满皱纹，却不见一根胡须。然而最

特别的还要数他们的双脚，脚趾像海员指南针上四散的

刻度线，指向不同的方向”（１０５－１０６）
②

①。

显而易见，麦尔维尔对土著人没有任何好感。他不

仅使用了“面相可怕”这类充满偏见的字眼，还把土著人

比作“植物标本”和“交叠在犀牛身体两侧的毛辫”。麦尔

维尔笔下的土著老人不仅苍老、丑陋，连他们的脚趾都异

于常人。正如美斯特勒指出，“欧洲人［……］在哥伦布的

时代拒绝承认新大陆上的那些落魄的居民为自己的同类

［……］看着那些野人而不诅咒他们是根本不可能的。我

这样说不仅仅指他们的灵魂，还包括他们的身体外在形

式”［２］。麦尔维尔对土著人的脚趾为何会如此难看做出

了解释。由于“他们的脚有生以来从未受到过任何人为

的局限，故而不肯相亲相近，最终还是各行其是，互不干

涉”（１０６）。麦尔维尔以这种看似幽默的笔调道出原因，

实际上在嘲讽土著人的丑陋外貌。麦尔维尔还在小说中

描绘了土著人抓猪的情景：“［……］几个土著人试图将一

只硕肥的大猪按倒在地，而一个身材结实的家伙正手持

大头棒笨拙地向着猪头砸去。他一次次地错过目标，虽

气喘吁吁但仍旧锲而不舍，经过一番足以击倒一群牛的

捶打，那头猪终于在受到最后一击后倒在他的脚下”

（１８１）。小说中，麦尔维尔对土著人的刻画凸显了土著人

的笨拙，有意将土著人塑造为笨拙、无能的劣等形象。

此外，土著人的纹身也是麦尔维尔进行着重描述的

一个方面。土著岛民从国王、王后到普通人，所有人都有

纹身。国王的脸上“有个小小的缺陷”，他的面部有一条

很宽的刺青，与双眼成为一线，“看上去像是戴了一副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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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护目镜”（７）。麦尔维尔认为，让国王戴上护目镜“显
然是一个滑稽的想法”（７），流露出其对纹身的偏见态度。
小说中，叙述者托莫的土著朋友科里克里的脸上也有３
条刺青横穿面部，像是“要改善天生的容貌或是想增加面

部的表情”（２４９）。他脸上的刺青“犹如山间小道越过重
重障碍向前延伸，穿过鼻梁和眼窝甚至到嘴角，［……］总

让我想起监牢里隔着铁窗向外张望的囚犯”（２４９）。且不
说在白人观念中，纹身代表了异教和邪恶。在白人看来，

纹身看上去不具有任何美感，反而让土著人变得更加丑

陋和不正常。土著人会为自己背上的巨大的长方形纹身

而洋洋得意，但在托莫眼中，土著人颇为得意的纹身“像

是沾满了斑蜇素的气泡”（２４９）。在土著人的观念里，纹
身是他们独特的文化。土著人身上布满形状各异的花纹

线条，惊人的繁复程度不亚于一些“价格昂贵的织物上才

得一见的花样”（９２）。同白人理解的相反，纹身花样复
杂，是土著人身上最纯朴也是最气派的饰品。不仅如此，

纹身还兼有区分等级等多种作用，并不是丑陋、邪恶的代

名词。

２　南海群岛的自然风光
在《泰比》中，麦尔维尔笔下的南海群岛风景优美，与

美国截然不同的自然风光充满了异域风情。由于自然景

观对外来者而言是最容易观察、感受到的体验，读者对于

这些有别于本土的景物也充满了新鲜感。因此，描述旅

行故事的作品多以椰树、棕榈林、大海等富有热带特征的

景物描写增加小说的异域色彩。

可以发现，同麦尔维尔对土著人的形象塑造相一致，

他对南海群岛的风光也有一种前见式的认识：“从描写它

们美景的书中可以看出，很多人把它们想象成如漆般美

丽和轻柔的高原，绿树成荫，小溪潺涓，整个岛屿只略微

高于环绕四周的海水”（１３）。麦尔维尔在《泰比》开篇也
为读者描绘了一幅南海岛屿的美丽画卷：“幽深的峡谷，

飞流而下的瀑布和起伏延绵的小树林，它们在阳光和海

岬的作用下时隐时现，一时一景，令人惊叹不已”（１３）。
此外，在小说中麦尔维尔反复强调南海岛屿的美丽景色：

“第一次到达南海的人肯定会为这里岛上的美景所折

服”，“努库赫瓦湾的美景实在难于述诸笔端”（１３），“第
一次进入那美丽山谷时的情景将会永远印在我的脑海之

中。面对这青翠的山谷，我不知如何才能描绘得出它的

景色！”（３２）。
然而实际上，麦尔维尔在小说中提到“真实的情况却

与之相去甚远”（１３）。海岸上“尽是光秃的岩石，海浪击
打着巨大的岩壁激起高耸的水花，散落到深处的水湾”

（１３）。正如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所指出，“东方几乎是
被欧洲人凭空创造出来的，自古以来就代表着罗曼司、异

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难忘的回忆、非凡的经历”［３］。从某

种程度上说，《泰比》中呈现的南海岛屿的风景并非完全

是客观的描绘，而是经过麦尔维尔美化后的东方。

３　土著人的异教信仰
宗教是界定文明的一个主要特征，正如克里斯托弗

·道森所说，“伟大的宗教是伟大的文明赖以建立的基

础”［４］。当白人文化面对土著文化时，白人总是以基督教

的概念或范畴对土著人的宗教信仰进行解读。于是，在

基督教文化的背景下，土著人的非基督教信仰被白人认

为邪恶的“他者”，并由此对土著文化做出否定的评价。

麦尔维尔深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因而其在创作中不经

意地流露出强烈的白人优越心理。

在《泰比》中，麦尔维尔对土著人的异教信仰的书写

就是源于白人文化优越的心理。白人叙述者托莫不仅对

土著人的外貌带有强烈的偏见，在对其宗教信仰的描述

中更是着重突出了异教的“可怕”与“邪恶”。泰比山谷中

的禁忌果林是土著人“举行盛宴”和“各种可怕仪式”的地

方（１０４），这里“异教崇拜的气氛静静地笼罩四周，向其中
的一切物体都发出咒语”（１０５）。林地中央专门用以举行
宗教仪式场地的巨大祭坛上站着“面目狰狞的偶像”，祭

坛空地的中间的参天大树“向下投出阴森的阴影，粗壮的

树枝节节上升，高出地面数英尺，上面藤条缠绕”（１０５）。
麦尔维尔对禁忌果林的描绘正是白人观念中异教活动场

所的环境，阴森而恐怖。

土著人根据个人喜好，信奉“面目狰狞、鼻大如瓶、臃

臂怀胸的神像”，亦或崇拜“天上人间都难得一见的古怪

偶像”（１９４）。麦尔维尔对土著人崇拜的木质偶像嗤之以
鼻，对他们的宗教仪式也充满蔑视。麦尔维尔评价道，

“整个仪式仿佛是一群小孩子在玩过家家游戏”（１９９）。
由于“游记作家总是把所见的‘异域’文化视为‘他者’文

化，并盘踞在权力核心位置，有意识地塑形异类文化，并

使其边缘化”［５］。在白人看来，土著人不信仰基督教、崇

拜偶像，从而土著文化与白人文化的相异性便首先表现

为异教色彩的邪恶与愚昧。因此，信仰基督教、高度文明

的白人在描述土著文化时，以一种俯视的文化心态看待

土著人及其信仰，渲染他者的野蛮、愚昧。“邪恶”的异教

作为“文化他者”成为白人优越性的最佳参照，确认了西

方进步秩序、自由秩序与文明秩序的优越性。

虽然麦尔维尔与同时代的白人作家对土著人的异教

信仰的描述相类似，但麦尔维尔并不是完全认同这类殖

民话语。在小说中，麦尔维尔对于在白人中普遍流传的

关于异教的错误观念表现出一定的不满。麦尔维尔在小

说中提到，葫芦节“作为一种庄严的宗教仪式，它与一些

关于波里尼西亚宗教仪式的恐怖描述根本不吻合，与传

教士们所宣讲的更是大相径庭”（１９２）。麦尔维尔进一步
指出，如果传教士们“这些从事神圣职业的人的确不是出

于单纯的动机，我猜他们为了宣传自己作为无私奉献者

的功德才有意夸大了异教的邪恶”（１９２）。在一些提及北
马克萨斯群岛的作品中，有多处关于土著居民用焚烧活

人来祭奠众神的场面描写。麦尔维尔承认，“这些描述给

读者的感觉是他们的祭坛上每天都有人肉祭品，书中异

０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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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徒的残忍仍在继续上演，这些无知的异教徒在迷信的

巨大力量作用下处于极度的不幸之中”（１９３）。麦尔维尔
认为，“科学人士无意中对波里尼西亚宗教法律的描述存

在着巨大的虚假性”。由于这些学者的众多信息来自于

一些曾在南海和太平洋诸岛上漂泊或在野蛮部落居住过

的人，这些人了解读者想听什么故事，便“毫无节制地大

肆渲染”以吸引、迎合读者（１９３）。学者们带着“各种神奇
故事”回到家中（１９３），不加分辨就将他们搜集来的信息
向大众展示。于是，土著人由此成为自己都闻所未闻的

各种迷信和宗教活动的参与者。

由此可见，１９世纪白人作家的作品中描述的土著文
化大多都不是建立在切实接触和研究的基础上的，这些

书写几乎都带有白人的想象或者具有目的性。正如萨义

德所言，“东方［……］是欧洲最深奥、最常出现的他者形

象之一。东方也有助于欧洲（西方）将自己界定为与东

方相对照的形象、观念、人性和经验［……］东方是欧洲物

质文明与文化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３］。可以说，白人作

家笔下的土著文化缺乏真实性，土著文化作为白人文明

的对照，突出了白人文明的优越性。

即使麦尔维尔意识到白人对土著文化存在错误的理

解，其在《泰比》中仍然以白人固有的观念为基调，描述土

著人的异教信仰。萨义德在《东方学》一书中谈到，西方

的东方主义是各类文本共同创造的具有一定霸权意义的

话语，不同领域的人通过不同的文本，对东方进行描述，

从而建立起一整套言说东方的词汇、意象、观念，一整套

有关东方的思考、书写、教育、传播的知识体系。这个知

识体系提供给人们想象、思考东方的框架，任何个别表述

都受制于这一整体，任何一个个人，哪怕再有想象力、个

性与独特的思考，都无法摆脱这种话语的控制，只能作为

一个侧面重新安排已有素材，参与东方主义话语的生

产［３］。处于白人对土著人及其文化充满偏见的背景下，

麦尔维尔也参与到迎合读者的写作行列中。

诺贝特·埃利亚斯指出，“文明尽管意义复杂，但归

根结底是西方现代自我认同意识的表现”。这一概念“表

现了西方国家的自我意识，或者也可以把它说成是民族

的自我意识。”［６］小说中的叙述者托莫在南海群岛上生活

之后发现，土著人的纹身体制与他们的宗教有着密切的

关系。在小说中，土著国王向托莫表达了３次托莫应该
纹身的要求，托莫都表示厌恶和拒绝。在托莫看来，土著

人显然是执意要改变他的信仰。托莫对于土著人提出让

他纹身的盛情邀请十分害怕，因为一旦让这个“疯狂的邀

请”得逞，他将“终身带上一副丑陋的面孔”（２４９）。亨廷
顿认为，“人们用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习俗和体

制来界定自己。他们认同部落、种族集团、宗教社团、民

族，以及在最广泛的层次上认同文明，我们只有在了解我

们不是谁、并常常只有在了解我们反对谁时，才了解我们

是谁。”［７］托莫无法认同土著文化，因此拒绝纹身，从而

“陷入了极度的绝望之中”。土著人多次热情地邀请托莫

纹身也让他“意识到了一个新的危险”，他担心某天“不幸

降临，我就会被这样强行施虐，然后再也无颜面对国人”

（２４８）。托莫不愿改变自己“神圣的面孔”，更是把纹身看
做是不幸。自从他偶然与纹身艺术家相遇，他的生活“简

直难过极了”。每天都有土著人缠着他去纹身，“他们的

纠缠几乎令我发疯，我觉得他们要我做这做那的愿望实

在来得太过容易”（２６２）。因此，托莫坚持要回归文明，出
逃的念头又强烈起来。最终，托莫由于害怕被土著人强

行纹身，选择乘船逃跑。托莫面对前来追赶的土著朋友

茅茅，来不及同情和内疚，只顾瞄准目标，用尽所有的力

气将手中的钩镐掷向了茅茅。托莫不顾一切逃跑的行为

是他做出的文化身份选择，反映出强烈的白人文化意识。

４　结　语
在《泰比》中，麦尔维尔将土著人、南海岛屿以及土著

文化描述为与白人和白人文化对立的他者。在很大程度

上，这类描写迎合了白人的优越心理，流露出对土著人及

其文化偏见甚至否定的态度。小说中，麦尔维尔虽然对

白人观念中对土著文化的错误认识予以了一定纠正，可

是白人叙述者托莫不愿接受土著文化，最终逃回白人社

会的结局反映出作者麦尔维尔思想观念中强烈的白人优

越意识。由于深受白人优越的种族观念和文化观念的影

响，《泰比》中麦尔维尔对于土著文化的书写是出于白人

优于“他者”的心理写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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